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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复活》的倾向性表现

摘  要：文学作品具有思想情感的倾向性。优秀作品的思想倾向不是通过作者本人或作品中人物之口直接说出，而是通过作品艺术形象自然而然流露出来。但倘若把作品的倾向性变成抽象的议论、枯燥的说教、直接的宣讲，倾向性就会违背甚至破坏艺术的真实性和整体性。托尔斯泰的《复活》通过作品中人物的议论来表达自己的见解，甚至自己直接站出来讲道理，点明作品的思想倾向，这些冗长的议论和说教减弱了作品的艺术魅力，但虽有这样一些败笔，对作品的影响也只是局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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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文学的倾向性

文学作为社会生活在作家头脑中能动反映的产物，必然带有作家主观的印记，必然会将作家在社会实践中形成的政治立场、思想观点、感情态度和审美情趣等等对生活的关心，自觉不自觉地灌注到对生活的描写中去，表现为对生活的一种评价和判断，流露出对特定生活的褒贬、爱憎等情感态度，作家赞成什么，反对什么，认识了什么，都必然会通过作品的具体形象表现出来，这就是文学的倾向性。

一切文学作品都包含着思想、情感，都表现出一定的倾向，完全没有思想情感倾向的文学作品是不存在的。在真正优秀的文学作品中，它的倾向性从作品所描写的冲突中，从人物性格发展的逻辑中，从景物深含的意蕴中体现出来，并通过作品的艺术形象自然而然的流露出来。恩格斯对此有过明确的论述：“我认为倾向性应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不应当特别把它指点出来。”“作者见解愈隐蔽，对艺术作品来说就愈好。”恩格斯的这个著名论断，意思是说，作品是应该有倾向性的，但把倾向性游离于所描写的事物之外，把作品的倾向性变成抽象的议论、枯燥的说教、直接的宣讲，就把作品的倾向和形象割裂开来，倾向性在作品中就变成了单纯的空壳，甚至是多余的装饰和可厌的赘瘤。因为作家的评价和情感态度是属于作家主观的东西，它只能符合而不能改变所描写的事物的本质规律及其客观倾向，否则就会使作品的思想倾向与艺术形象变得彼此排斥，就会违背甚至破坏艺术的真实性和整体性。

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就具有这种思想倾向的隐蔽性，其思想倾向不是通过作者本人或借作品中人物之口直接说出来的，而是通过客观的具体的描写和叙述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的。现实主义作家福楼拜说：“我对于艺术的理想，我以为就不该暴露自己，艺术家不该在他的作品里露面，就像上帝不该在自然里露面一样。”“至于泄露我本人对我所创造的人物的意见：不，不，一千个不，我不承认我有这种权利。”

    二、《复活》文学倾向性的一些表现

作为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列夫·托尔斯泰，在他的一些作品中往往通过作品中的人物发议论以表达自己的见解，甚至自己直接站出来讲道理，点明作品的思想倾向。以《复活》为例，从第一部的第一章“花草树木也好，鸟雀昆虫也好，儿童也好，全都欢欢喜喜，生气蓬勃。唯独人，唯独成年人，却一直在自欺欺人，折磨自己，也折磨别人。他们认为神圣而重要的，不是这春色迷人的早晨，不是上帝为造福众生所创造的的人间的美，那种使万物趋向平和、协调、互爱的美；他们认为神圣而重要的，是他们自己发明的统治别人的种种手段。……”到第二章“那里坐着官员和医生，都是男人，他们的态度有时严肃认真，有时轻浮粗野，蹂躏了不仅为人类所赋有、甚至连禽兽都具备的那种足以防止犯罪的羞耻心，……”再到第三章“凡是他使用的东西，衬衫、外衣、皮鞋、领带、别针、袖扣，样样都是最贵重最讲究的，都很高雅，大方，坚固，名贵。……”到第十五章“男女之间的爱情总有达到顶点的时刻，在那样的时刻既没有自觉和理性的成分，也没有肉欲的成分。这个基督复活节的夜晚，对聂赫留朵夫来说就是这样的时刻。……”这些零零星星的议论发展到第四十章写教堂里人们对礼拜的态度：“在场的人，从司祭、典狱长到玛丝洛娃，谁也没有想到，司祭声嘶力竭地反复叨念和用种种古怪字眼颂扬的耶稣本人，恰好禁止这里所做的一切事情。他不仅禁止这种毫无意义的饶舌和以师尊自居的司祭使用面包和酒所做的亵渎法术，而且斩钉截铁地禁止一些人把另一些人称为师尊，禁止在教堂里祈祷，并叮嘱各人单独祈祷。他甚至禁止人们修建教堂，说要毁坏教堂，还说人们不应该在教堂里祈祷，而应该在心灵里和真理中祈祷。主要是他不但禁止对人进行审判，监禁，折磨，侮辱和惩罚，向这里所做的那样，而且禁止对人使用任何暴力，并说他是来释放一切囚犯，使他们获得自由的。”

在场的人，谁也没有想到，这里所做的一切正是最严重的亵渎，以基督名义所做的一切正是对基督本人的嘲弄。谁也没有想到，司祭举着让人亲吻的四端镶有珐琅圆饰的包金十字架，不是别的，恰恰就是基督受刑的绞架的形象，而他之所以上绞架，就是因为他禁止此刻这里所做的事情。谁也没有想到，司祭吃着面包，喝着葡萄酒，自以为是在吃基督的身体，喝基督的血，其实他们确实是在吃喝基督的血肉，不过并非因为他们吃了面包，喝了葡萄酒，而是因为他们不仅蛊惑那些被基督认为同自己一样的“弱小者”，而且剥夺他们最大的幸福，使他们遭到最残酷的折磨，不让人们知道基督带给他们的福音。

司祭心安理得地做着这一切，因为他从小就受了这样的教育，认为这是唯一正确的信仰，从前的圣徒都信奉过它，现在的神职长官和俗世长官也都信奉它。他相信的并非面包会变成身体，说许多空话会有益于灵魂，或者他真的吃了上帝身上的一块肉。这类事是不足信的。他相信的只是非有这样的信仰不可。使他确立这种信心的，主要是十八年来他靠这种礼拜收入钱财，养家活口，让儿子读中学，送女儿进神学校。诵经士也这样相信，而且信心比司祭更坚定，因为他压根儿忘记了这种教义的实质，只知道香火、追荐亡灵、诵经、普通祈祷和带赞美词的祈祷都有一定的价格，凡是真正的基督徒都乐意缴付，因此他叫喊“饶恕吧，饶恕吧”也好，唱赞美诗也好，念经也好，总是镇定沉着，满心相信非这样做不可，就像人家出卖木材、面粉和土豆一样。至于典狱长和看守，他们虽然从来不知道也不研究教义和教堂里各种圣礼的意义，但却相信非有这样的信仰不可，因为最高当局和沙皇本人都信奉它。除此以外，他们还感觉到这种信仰在为他们残酷的职务辩解，虽然这种感觉是隐隐约约的，因为他们自己也解释不清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要是没有这种信仰，恐怕很难甚至不可能像现在这样心安理得地拼命折磨人。典狱长天性善良，要不是从这种信仰中获得支持，他绝对不可能这样生活下去。……

在犯人中间，只有少数几个看透这类玩意儿纯属骗局，用来愚弄这一类信徒，因此心里暗暗好笑。大多数人却相信，这种包金的圣像、蜡烛、金杯、法衣、十字架、反复叨念的“至亲至爱的耶稣”和“饶恕吧”，都蕴藏着神秘的力量，依靠这种力量就可以在今世和来世得到许多好处。虽然多数人都做过一些尝试，想借助于祈求、祷告、蜡烛，在今世得到好处，结果却一无所得，他们的祷告也没有如愿，但大家还是坚信，失败时偶然的，这一套做法既然得到有学问的人和总主教的赞同，总是很有道理的。即使对今世没有作用，对来世也一定会起作用。几乎整章都充满了议论的语句。其它章节中也大量存在着这样的情况。

当然，托尔斯泰这样做，有他政治的社会的或其他的原因。《复活》作为一部再现1905年革命前夜俄国社会面貌的史诗，托尔斯泰是想借助卡秋莎·玛丝洛娃的冤案，不断扩大揭露批判的范围：先是荒唐的法庭，再是黑暗的监狱、苦难的农村和腐朽的上流社会，最后是黑幕重重的政府机构。而用来实现这一创作意图的角色就是聂赫留朵夫。聂赫留朵夫这一形象在小说前半部，他是被作者完全否定的贵族形象，但到了后半部，他却得到了作者的同情和赞扬。其实，岂止是同情和赞扬，这时的聂赫留朵夫简直成了托尔斯泰思想的代言人。

托尔斯泰通过聂赫留朵夫探索了卡秋莎· 玛丝洛娃和全体苦难人民不幸的根源—沙皇制度，批判了施行残酷的统治术的沙皇官方教会。尽管从思想情感上来讲，托尔斯泰这样做无疑是进步的，但从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的创作要求上来说，这些冗长的议论和说教不仅减弱了作品的艺术魅力，而且扭曲了生活，毕竟也属于败笔。

《复活》结尾还引用了大量《圣经》章节，这反映托尔斯泰晚年一方面彻底否定沙皇制度，同上流社会决裂，另一方面他在精神生活上极端苦闷，找不到一条出路，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不得不从长期矛盾的宗教观中寻求慰藉。这是托尔斯泰—十九世纪最复杂的伟人的大悲剧。但即使有这样一些败笔和这样的结尾，对作品的影响也只是局部的，也是无损于《复活》这部史诗性的艺术杰作历久不衰的夺目光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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